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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鈴木陽一先生

廖　可　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與日本學者的交往不算多，主要是因為沒有在日本任教或訪學的經歷，

也沒有與日本學者合作進行課題研究。鈴木陽一先生應該是我交往最深的日

本學者，但相聚交流的機會也很有限。不過，就在這些有限的交往中，鈴木

陽一先生的細心、正直、熱忱、認真，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由衷敬佩。

　　1993 年至 1994 年間，鈴木陽一先生曾來杭州大學中文系訪學，問學於

著名古代戲曲小說研究專家徐朔方先生。徐先生是我讀博士時的導師，但我

已於 1989 年年底畢業，留系任教。鈴木先生參與徐先生組織的研究生教學

活動，我大都未能參加。但後來鈴木先生回憶陪徐先生在杭州大學附近的寶

石山、黃龍洞等地散步交談的情形，我讀到後深有會心。因為這樣的情形我

自己經歷過。我 1987 年初進入杭州大學讀書，徐先生經常天不亮就到我住

的宿舍樓下叫我，讓我和他一起去爬山，路上随意談話，有時候徐先生會就

一個問題不斷追問，我不免感到緊張。有時我問徐先生某個問題，他也可能

乾脆地回答：我不知道！這似乎是沒有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但徐先生以身

作則，告訴學生應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實際上是對學生的一種重要

的教育。

　　我記得當時曾參加杭州大學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名學者王勇教授組

織的與鈴木先生共聚的活動，鈴木先生總是笑眯眯地望著大家，偶爾說話，

語速很快，表情豐富。我們得知他當時正在從事杭州地域文化與中國古代通

俗小說、戲曲和說唱文學關係的研究，對杭州地理風光和生活習俗的一些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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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特別感興趣，如杭州西湖有座所謂長橋，實際上並不長，好像不過數米，

鈴木先生提出這個問題，並談到《白蛇傳》等通俗文學中對它的描寫。處於

不同文化體系中的人，對另一個文化體系中的某些特點，可能特別敏感，或

旁觀者清，或別出新解，往往使屬於這個文化體系的人眼睛為之一亮。鈴木

陽一先生當時的見解，使我很受啟發，同時也讓我初步感受到日本學者嚴謹

細緻的學風。最近我發現，鈴木陽一先生將他的電子郵件地址改成了“lei 

fengxizhao”，即用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作爲自己的電子

郵件地址，可見他對杭州及西湖的深切留戀。

　　大約在 1999 年前後，我和王勇教授等訪問日本幾所大學，在神奈川大

學受到鈴木陽一教授的熱情接待。這次會面中，鈴木陽一先生說的一段話令

我受到強烈震撼，我對鈴木陽一先生的認識發生質的飛躍。他說，日本的很

多中小學每學期舉行開學儀式時，要演奏《君之代》，在場者需起立致敬。

鈴木陽一先生認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軍人侵略亞洲各國時唱的歌

曲，因此他作為家長參加這種儀式時不肯起立。據他說，原來持同樣看法而

不起立的人還比較多，後來起立的人慢慢地就越來越多了，不起立的人承受

的壓力就越來越大了。近年來，各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我不知道情況發展

如何。鈴木陽一先生當時所說的這段話，讓我看到了一個有正義感、有良心

的日本學者的形象，讓我知道很多日本朋友是真正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後

來我在多個場合中提到鈴木陽一先生的這段話。

　　2001 年 10 月，我與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的同事們一起主辦了“慶祝徐朔

方教授從事教學科研五十五周年暨明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任浙江大

學負責人張浚生先生、復旦大學章培恒先生、南京大學吳新雷先生等海內外

數十位專家學者與會，暢談徐朔方先生對中國古代戲曲小說研究和明代文學

研究的傑出貢獻。會後安排遊覽西湖周邊風景，徐先生在宴會上應大家的請

求唱了昆曲，與會者都非常愉快。鈴木陽一先生應邀專程前來出席，可見他

篤於師生情誼。開幕式上，鈴木陽一先生作為海外學者代表發言，他對陪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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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散步的回憶，就是在這次發言中說的。他的發言和提交的論文，都收入

了《奎壁之光―慶祝徐朔方（步奎）教授從事教學科研五十五周年學術研

討會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6 月出版）。

　　我於 2009 年 9 月調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王勇教授也應邀來北京大

學中文系講學。不久鈴木陽一教授即來北京大學，與老朋友相聚。那時他好

像已擔任神奈川大學對外交流合作方面的負責人，非常希望推進神奈川大學

與北京大學等中國大學的合作，積極、真誠的情誼溢於言表，我們受到強烈

感染，曾向有關負責人報告此事，並受命草擬過合作交流的協議。2014 年 3

月至 4月，鈴木陽一先生到上海復旦大學訪學一月，期間順訪北京大學。4

月 3 日，我和潘建國教授請他在中文系做了“江戶時代的日中文化交流”的

學術報告。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還是推進神奈川大學與北京大學的交流合作，

我們介紹他與中文系領導見面溝通。當時距釣魚島事件發生不久，中日關係

陷入低谷。他認為，越是在這種時候，中日兩國人民之間就越需要加強交流。

他研究的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他希望能為當代中日文化交流盡自己最大的

努力。他對此有非常堅定的認識，也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鈴木陽一先生曾任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會的會長。2016 年 9 月，在

該學會成立三十周年之際，他在神奈川大學主辦了“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三十

年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日、韓等國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諸

多著名學者如黃霖、孫遜、大塚秀高、金文京等都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日

程緊湊，討論活躍，內容豐富，還正式出版了論文集。鈴木陽一先生為表達

對朋友們的友情，安排來自中國的學者會後去箱根蘆之湖景區遊覽，住在神

奈川大學的療養培訓基地，自費請大家吃海鮮大餐，其情其景，至今歷歷在

目。為使會議順利舉行，鈴木陽一教授竭盡心力。我本來因為有事，準備只

參會，不旅遊。鈴木先生既不好勉強我，又為我失去這次機會而感到惋惜。

我現在重讀當時我們為此所發的郵件，往返達十幾封，我後來決定參加旅遊，

避免了因錯失一次欣賞美景、瞭解日本歷史文化、與老朋友們親密聚會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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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機會而造成的遺憾。我既為自己的猶豫不決給鈴木陽一先生造成太多麻煩

深感愧疚，也充分體會到他對朋友誠摯的情誼。

　　2016 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大學劉玉才教授的協助下，邀請鈴木陽一教

授來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和海外漢學家研修基地訪問一個月。2016

年 9 月 14 日，鈴木陽一先生來到北京大學，26 日做了“北京大學中國古文

獻研究中心系列學術演講”的第 69 講“江戶時代過海傳來的中國文化―

日中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應中國人民大學谷曙光教授的邀請，鈴木陽一

教授還去該校做了演講。與鈴木陽一先生的這次相聚，使我看到了他的性格

的另一個側面，即認真、坦率。當時，因為有關手續要上報國家漢語推廣辦

公室，程序比較繁瑣，直到距鈴木陽一先生 10 月 18 日離開北京只剩幾天了，

有些手續還沒有辦妥，他給我打過幾次電話，非常生氣。我理解他的焦慮，

但也知道有關部門辦事的作風和效率，為此感到十分慚愧。好在後來事情圓

滿解決了。

　　2018 年 12 月，神奈川大學漢語系成立三十周年，鈴木先生囑我以個人

名義發一段賀辭，我寫的是：

　　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上說，中國和日本都應該加強相互的瞭解、交流

與合作。三十年來，神奈川大學漢語系為此作出了積極貢獻，謹表示衷心的

敬佩和祝賀！願神奈川大學漢語系日益興盛，為迎來中日相互瞭解、交流與

合作的新的春天增添光明和熱量。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廖可斌拜賀

� 2018 年 12 月 9 日

　　我寫的這段話，既是一種禮節性的祝賀，也表達了我的真實心願。我的

這種想法，既來自於對中日文化交流歷史和中日關係現狀的感受，也來自於

多年來與鈴木陽一先生交往中所受的啟迪。

　　如今欣逢鈴木陽一先生年屆古稀，退職榮休，我也年過花甲，彼此老景

相似，老懷相通。我衷心祝願鈴木陽一先生好好修養一下他那並不十分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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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年來超負荷運轉的身體，健康快樂，老朋友還能多有相聚的機會。同時，

我也希望，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像鈴木陽一先生這樣正直、真誠、

善良、熱情的人越來越多，越多越好，這樣中日關係才有可能變好，這個世

界才可能越來越好。




